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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巴尔虎旗民族文物考古概述 

刘国祥  白劲松  沈睿文 

 

呼伦贝尔草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以西，由呼伦湖、贝尔湖而得名。呼伦贝尔

草原是世界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地势东高西低，海拔在 650-700 米之间，总面积约 93,000 平方公

里，其中天然草场面积占 80%。这里地域辽阔，水草丰美，3000 多条河流纵横交错，500 多个湖泊

星罗棋布。自秦至清，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回纥、黠戛斯、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

民族先后在此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格局产生过重要影响。 

陈巴尔虎旗（简称“陈旗”）
[1]
处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位于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地处北纬

48°43′18″至 50°10′35″，东经 118°22′30″至 121°10′45″。东部和东北部分别与牙克石

市、额尔古纳市接壤，东南与海拉尔区毗邻，南接鄂温克自治旗，西临新巴尔虎左旗，西北与俄罗

斯隔额尔古纳河相望，中俄边境线长 233 公里（全系水界）。全旗东西宽约 122 公里，南北长约 125

公里，总面积 21,192 平方公里。 

本旗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东半部为大兴安岭中低山丘陵，西半部为波状高平原。地貌

总体上形成由东、北、西三面低山丘陵围绕的马蹄形盆地。旗内是世界唯一的纯天然草甸草原，分

属 9 类，54 个类型，总面积为 17,656 平方公里。有“天下第一草原”、“天堂草原”、“天鹅的故乡”

之美誉。其东部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其余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莫尔格勒河绵远流淌在广

袤的巴尔虎草原上，堪称“天下第一曲水”。 

陈旗草原历史悠久，在历史上先后蕴育了诸多游牧民族。蒙元时期，铁木真奠定在蒙古草原霸

主地位的阔亦田之战便发生在这片草原上。“五箭训子”的阿阑豁阿便是巴尔虎人；成吉思汗的六世

祖海都的复兴靠的是巴尔虎人。清雍正十年（1732），巴尔虎蒙古人从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地区迁来

戍边，组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其中左翼大部驻牧在今陈旗境内。雍正十二年，又有 3000 名巴尔虎

人从喀尔喀车臣汗部迁至呼伦贝尔，故称之前迁来的巴尔虎人为陈巴尔虎，而后迁来的为新巴尔虎。

近几百年来，蒙古族的陈巴尔虎部一直于此生活，创造了独具魅力的巴尔虎蒙古族文化。 

巴尔虎是蒙古族中历史悠久的一个部落，起源于贝加尔湖东岸巴尔虎真河流域，世代过着游牧

生活，现今主要聚集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巴尔虎三旗、蒙古国东方省以及俄罗斯赤塔州等地。陈

巴尔虎蒙古族人姓氏从血缘关系和祭敖包来区分。一个家族有姓氏兄弟、祭拜兄弟和叔伯兄弟 3 种
[2]
。巴尔虎人认为敖包是萨满神灵所居和享祭之地，祭旗敖包和氏族敖包是巴尔虎人的重要祭祀仪

式。 

因为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巴尔虎的风俗习惯除了与各地蒙古族有诸多共性外，还明显

地带有自己的部落特征。这在衣食住行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体现。巴尔虎蒙古族原生态音乐和

舞蹈，是呼伦贝尔乃至全国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陈巴尔虎蒙古族，民俗文化原始奇异、

独具魅力；他们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是内蒙古自治区多元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陈巴尔虎萨满教，是巴尔虎部落民俗文化的遗存，对其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影响极大。 

陈旗遗址遗迹众多，历史文化悠久。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普查工作，陈旗共发现不可

移动文物 374 处（图 1 陈旗三普遗址分布图）。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 52 处，东周 1 处，汉代 30 处，

隋唐 1 处，宋辽金 32 处、清代 21 处、民国时期 96 处、当代 32 处，余者准确时代不详 150 处。上

述遗址中，国保级单位 2 处，自治区级保护单位 2 处，旗保级单位 23 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

中又以此下遗址及所出遗物较为重要。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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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陈旗三普遗址分布图 

 

1985 年 7 月，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站在陈旗东乌珠尔苏木北 0.5 公里清理一座细石器墓葬
[3]
，

随葬品可分细石器、骨器、玉器、牙器等四类，共 277 件。细石器中石镞最多，共存 148 件，分 6

处随葬在死者的周围，还有石刃、石钻、尖状器；骨器类有骨刀柄、骨刀、骨椎、骨矛、两端尖状

器、骨片等。此外，尚有石网坠、玉璧、七件钻孔牙饰、猪牙等随葬品。1985 年 12 月，经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碳十四测定墓内出土人骨标本，其年代距今 3900±80 年（未经校正）。 

查干道布新石器时代墓葬，位于陈旗查干道布队正北 3.5 公里，莫日格勒河南岸。1988 年 5 月

对该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石镞 1 件，石制穿孔珠 3 件，小石珠 1 套，石叶 2 件，骨匕 1 件，穿孔

兽牙饰 4 件，穿孔兽牙锥 2 件。 

在普查中发现巴彦哈达石板墓、斯格尔基石板墓群、小孤山墓群等多处石板墓群。其中要以端

德海拉斯图石板墓群最为壮观。墓地分布在端德海拉斯图山谷北侧的南坡，面积多达 10，000 多平

方米。墓地以一往南伸展的山脊为中心，修建墓葬所用石板皆采自该山脊的岩石。整个山脊仅保留

了山脊线所在位置的岩石，并可见用火焚烧取石的痕迹。山脊的其他部位则被开采成一弧形的坡面。

所有的墓葬便分布在该山脊线东西两侧翼。此外，在小孤山石板墓群也发现了就近以火焚石开采墓

葬建材的遗迹。这些石板墓群很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 

1961、1963 年在完工抢救性清理发掘了 6 座墓葬
[4]
，完工墓地是早于扎拉诺尔的鲜卑早期遗存

[5]
，因其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墓葬的文化因素而为学界所关注。该墓地保存着家族丛葬的制度，也见

有殉葬完整马匹的风俗。其随葬品主要是骨器；陶器手制，数量种类都较少；铜器只有装饰用的铜

环。1963 年发掘的 M1 分为上下层的丛葬墓。置于下层墓底北部的一具仰身直肢的墓主人骨架，其

左侧置有石镞、骨镞，西部排列陶器，头部附近还出有一件极为特殊的牛角状器。其余的二十五具

不同性别的骨架，姿势不同地置于他的四周和上面。这些尸骸可能为二次葬。此外，埋在上层较为

零乱的四具儿童骨架，大约也是二次葬。完工墓群的随葬品中的鬲、绢、麻、漆器等来自汉族地区，

而一些铜制的小型饰具如各种式样的环、扣等，则可能是受到匈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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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乌珠尔鲜卑墓葬群是鲜卑南迁留下的重要遗存。该墓地位于东乌珠尔苏木所在地东南 4.5 公

里，共发现 10 座墓葬，其中完整者 4 座，M8 较完整，出土铜耳环 2 件，小石串珠 2 件，陶罐 1 件，

铁镞 1 件，骨镞 2 件，骨弭 2 件（残），牲畜头骨 1 件。M5 也比较完整，出土陶罐 1 件，串珠 4 件，

骨坠 1 件，马头 10 个。M6 出土陶罐 1 件，牛头 1 件。M2 出土陶罐 1 件，铜鞍饰 1 件，铁镞 1 件，

其他墓葬出土陶罐 2 件。M10 出土陶罐 1 件，骨镞 6 件。该墓葬群为研究鲜卑南迁路线提供了一个

重要的坐标。 

陈旗还出土、征集了一些鲜卑铜牌饰，如驼鹿牌饰、铜马牌饰等，其中要以双马人面纹牌饰最

具特色
[6]
。2013 年 5 月 20 日，陈巴尔虎旗文管所工作人员对巴镇至西乌珠尔苏木海拉尔河沿线古遗

址例行巡查，经过东乌珠尔苏木海拉斯图嘎查、海拉尔河北岸台地沙化地时，在榆树丛下发现被雨

水冲刷出来的一座墓葬。墓葬处于沙化地内，因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已辨认不出墓坑痕迹。在沙化

地内，人碎骨散落不堪，只有头骨和颈椎骨未被雨水冲刷流失，遗物均已露出地表。头骨仰视，头

向西北，大部分已被牛羊踩毁，可知原为仰身直肢葬。头骨左侧放置 2 件陶罐，1 件人面双马纹金

饰置于在颚下胸前，1 件金片和 2 粒小串珠在前额上方，银耳环 1 件在头骨右侧，管珠 1 颗在颈椎

骨右侧。另在骨盆左侧上方发现 1 颗大串珠。在随葬品中，最为珍贵的是双马人面纹金饰件。这件

饰件近乎长方形片状，整体采用捶鍱，细部则用錾刻工艺制作。长 6.0 厘米、宽 3.0 厘米、重 4.5 克，

金含量在 90％以上。其两侧纹样为双马头，朝向相背；立耳，耳后颈上有系孔；马颈部弓形凸起，

鬃毛竖立，錾刻而成。马头两侧略不同，一侧平直，一侧略弧状内凹，分别象征雌雄。双马的眼睛、

嘴部都以轻微的錾痕表现。马前腿弓起，关节处与下颚相连。双马身体连接处为人面纹，下端三个

条状，象形双臂及身躯；底端横向相连；人面为鲜卑典型尖头、大眼、阔嘴，抽象而传神，与马的

具象形成强烈反差。其背面整体呈虎头纹，似有匈奴遗风。采集的这些文物均应属于东汉晚期。 

1986、1995、2007 年分别在西乌珠尔发现隋唐时期室韦独木棺
[7]
。遗址位于西乌珠尔西 9 公里

处一沙坑中
[8]
，沙坑南距海拉尔河约 5 公里，北距 301 国道约 2 公里，沙坑长约 2 公里。1986 年，

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站在陈巴尔虎旗进行文物普查期间，在西乌珠尔苏木正西 10 公里的沙丘中发现

一处古墓群。据当地牧民反映，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就不断有零星文物出土。1995 年，共清理三座

墓葬，葬式均为独木棺，这种独木棺是将圆木头截成所需长度，两端各留一段，中间挖成槽，作为

葬具，将尸体放入，仰面，头向北。共出土采集陶器、铁器、铜器、骨器、木器、珠饰近百件。2007

年发现的墓葬位于沙坑西北侧漫坡上，棺木已暴露于地表，未发现墓口开口层位，但棺木几乎未遭

破坏，人骨和随葬品保存较好。从沙坑断面分析，墓底距地表约 2-3 米左右。墓葬为竖穴土坑墓，

葬具为独木棺，方向北，棺盖塌陷，墓主人为成年男性。骨架除面部腐烂外，其余保存完好。出土

有蒙于脸部的纺织物，右侧顺置桦木弓、桦皮囊、小腿上放马鞍，伴有残铁器碎块出土。弓及马鞍

已残，箭囊较完整。 

辽金时期十分重视其边陲地区，加强了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军事管辖。陈旗辽金时代的文物古迹

以古城居多，共发现古遗址 10 处。其中古城及界壕遗址 7 处，古墓葬 3 处。“金界壕”、浩特陶海古

城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北方游牧民族修筑的“万里长城”。后

者是呼伦贝尔市最大的辽代边防城，据考证是辽代的“通化州”。 

陈旗境内的金界壕遗址是呼伦贝尔北部金代古长城一段，位于陈旗北部边界八大关渔场附近，

渔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段，每段呈弧形，全长 22.5 公里。 

浩特陶海古城
[9]
位于巴彦库仁镇东南 15 公里处，浩特陶海牧场驻地西侧，海拉尔河北岸。其城

墙土筑，周长 1918 米，基本呈方形，东墙长 484 米，西墙长 479 米，南墙长 473 米，北墙长 484 米。

有南、北二门，门外有瓮城，四面墙筑 38 个马面，四角均有角楼，城内有多处建筑遗迹，大都在北

半部。现较清楚的有东、西两个院落基址，东院为方形，边长 43 米，内有三处房址。西院长 85 米，

宽 50 米，内有 5 处房址。采集遗物多为辽代篦纹陶片。 

哈日道布辽代棺椁墓群是迄今所知呼伦贝尔草原辽代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墓葬
[10]

。该墓地位于

陈旗巴彦库仁镇东 2 公里的哈日道布东南坡，南距 301 国道 200 米。随葬品主要有陶罐、陶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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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坠、带扣。银器有银壶、银碗、带扣、带饰、带箱、坠链；铜器有铜镜、带扣、椭圆形带銙、皮

囊、箭囊饰、坠吊环、耳坠。铁器有腰刀、铁链；木制品有木碗、饰件、弓和箭杆；皮制品有箭囊、

弓囊、金银饰皮带革、银饰皮带革、鎏金铜皮带革、靴子。另外，还出土了一些纺织品。其中 M1

为大型木质棺椁墓，在呼伦贝尔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该墓主人金丝边绿化紫地袍外系金带，应为相

当于五品之上的辽代官员。 

2009 年 8 月，陈旗文物普查队在东乌珠尔苏木海拉图嘎查松树林东侧，高岗上一凹地内发现一

座清代四品武官墓
[11]

。墓葬处于私家草场内，石碑在墓葬后方倒地，雨水冲刷导致棺木露在外。棺

木大部分已损，其上彩漆图案已剥落。棺盖大致可辨为三角形起脊状。墓葬为竖穴土坑墓，葬式为

仰身直肢葬，头向朝北，墓主头戴 1 顶缎面便帽，1 顶官帽置于头骨右侧，胸前戴有 1 串朝珠，身

上服饰共四层。此外，别无其他随葬品。从所出官服来看，墓主应为四品副参领、亦或佐领级武官。

以牙齿、颅骨等综合判断，墓主年龄在 65 岁左右。其墓碑于松树林附近发现，三普时曾名为“那日

斯图石碑”，现存陈旗民族博物馆。碑文为：“武官碑—敕封—协助掌印□之墓”。因此，可认定该

墓主是清朝光绪年间就职于呼伦贝尔副都统门堂司的一位四品副参领、佐领级武官。该墓葬被评为

全区“二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上所述，呼伦贝尔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都在这里孕育、

成长、壮大。鲜卑迁到陈巴尔虎草原留下“完工墓葬”和“东乌珠尔墓葬”，从所出文物可见当时鲜

卑人除了带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外，已接受了中原传统礼俗和文化的影响。13 世纪初崛起的蒙古族在

公元 7 世纪左右出现于唐代史籍，称“蒙兀室韦”。在《旧唐书》中就留有额尔古纳河东岸，即今额

尔古纳市境内生活着“蒙兀室韦”的记载。1985 年，呼伦贝尔地区室韦墓葬的发现，为解开室韦历

史提供了重要线索。陈旗西乌珠尔室韦墓群，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处。 

结合史料，根据葬具、葬俗及出土遗物考察，西乌珠尔墓葬应属于原蒙古人即室韦人的墓葬
[12]

。

其随葬陶器主要以细泥轮制陶为主，做工细致，火候较高，并饰以滚轮压印梳齿纹，同时还有手工

制作的陶器，反映了墓群自身的特点。1988 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对 M2 木棺样品做

C14 测定，其年代为距今 1315±50 年（公元 635 年±50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 1250±55 年，即

公元 670 年左右
[13]

。西乌珠尔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室韦的丧葬习俗提供了客观依据，可补历史文献

记载之不足；其独木棺的发现，则为蒙古皇族独木棺葬具形制找到了直接源头。 

西乌珠尔墓葬的年代约为公元 7-8 世纪，正值蒙兀室韦从原住额尔古纳河以东和黑龙江上游以

南迁到达赉湖附近，其文化内涵与谢尔塔拉墓葬存在较多共性，应属同一考古文化，当为谢尔塔拉

文化的早期遗存，而谢尔塔拉墓葬，则为该文化的晚期遗存。它们共同代表了 7-10 世纪活动在呼伦

贝尔草原的室韦遗存，对以巴彦库仁为代表的辽代墓葬产生直接影响，成为呼伦贝尔草原古代游牧

民族考古学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 

陈旗草原发现的这批珍贵文物，为研究室韦的历史以及探索蒙古族的起源提供了考古实证资料，

对于构建呼伦贝尔草原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体系，推动中国东北边疆地区考古与历史研究均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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